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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与当前中国社会中的自恋主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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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交媒体带来的一个突出变化， 是网络交往日益朝着非匿名化的方向发展。 在很大程度上，

正是因为人们对匿名环境下的个人表达难以到达受众、 难以构成一种 “有效传播” 感到沮丧， 才为各种非

匿名化交往方式的兴起准备了条件。 与此相伴随的， 则是网络空间私人性的突显， 如今， 社交媒体已成为

很多人呈现自己私人生活的 “神器”。 人们在社交媒体上毫无节制地自我展现， 是当前社会自恋主义文化

的典型症候。 不过， 与纳西斯沉湎于欣赏自己水中的倒影不同的是， 当前的自恋更多不是一种自我欣赏，

而是源于一种身份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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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些年来， 随着社交媒体尤其是微信的出现， 我们见证了网晒文化的流行， 打开微信朋友圈，
扑面而来的便是各种晒图———有人晒自拍， 有人晒美食， 有人晒旅行……， 不一而足。 尽管早就有人把

“上菜先拍照” 列为网络四大俗之首， 但这似乎并没有影响人们的网晒热情。 很多人热衷于将自己的一

举一动都发布到朋友圈中， 这种无处不在的自拍需求还催生出一种自拍神器———自拍杆， 如今， 它几乎

已经成为人们出门旅行的 “标配”。 那么， 在当前社会中， 人们的自拍需求为何如此旺盛？ 网晒文化何

以如此流行呢？
从技术角度看， 网晒文化的流行， 主要得益于各种移动智能终端的普及， 以及网络交往的非匿名化

发展趋势。 在互联网出现早期， 它主要被设想为一种与陌生人进行匿名交往的工具， 很多研究者都曾

提出， 互联网能够打破地域的限制， 将彼此没有见面机会的人联系起来， 从而建立起一种虚拟社区。
然而， 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 我们可以发现一条明显的变化轨迹， 即网络交往越来越朝着非匿名化的

方向发展， 呈现出 “熟人社交” 的发展趋势。 与此同时， 社交媒体的私语化特征也越发突显———如今，
它不仅仅是人们获取信息、 展开公共讨论的平台， 还是一个展示个人形象、 寻求心理慰藉的地方。 在

微信朋友圈中， 这一点体现得尤为明显。 正是由于微信朋友圈主要是由熟人组成的， 一个人的网晒才

更容易得到关注、 点赞和评论， 从而进一步激发人们的网晒热情。
从另一个角度看， 任何一项技术的出现和演变都不完全是独立的、 自主的， 都在一定程度上受社会

需求的影响和决定。 正如雷蒙·威廉斯所说： “技术应被视为由于一些已在意料中的目的和实践而被寻

求和发展的东西。” ［１］网络交往技术的发展也是如此， 它的非匿名化发展趋势并不完全是由技术自身的

演进逻辑决定的， 而是离不开当前社会文化需求的强力助推。 在理查德·桑内特、 克里斯托弗·拉什

等学者看来， 当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自恋主义文化的大面积流行， 即人们过度关注自我， 以至

于分不清自我和他人之间的界限。 正如桑内特所说： “自恋的性格症状如今是医生治疗的各种精神疾病

最常见的病因。 歇斯底里症一度是弗洛伊德所处那个性压抑社会的主要疾病， 但现在大体上消失

了。” ［２］在这里， 他描述的是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美国的社会状况， 但对于今天的中国社会来说同样是适用

基金项目： ２０１４ 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网络谣言的形成原因与治理对策研究” （１４ＣＸＷ０２３） 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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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当前， 充斥于社交媒体的网晒现象就是自恋主义文化的重要表征。 在网络交往的非匿名化、 社交

媒体的私语化和当前社会的自恋化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紧密联系， 它们互相影响， 互相促进， 共同塑造

了当前社会的网络文化景观。

一、 网络交往的非匿名化

社交媒体带来的一个突出变化， 是网络交往日益朝着非匿名化的方向发展。 这里所说的 “非匿名

化”， 指的是网络交往呈现出的一种自然发展趋势， 与国家或网站层面强制推行的实名制要求之间并无

关联。 同时， 非匿名化也不等于实名化， 在网络交往中， 一个人不必使用自己的真实姓名， 依然可以

给人留下辨识身份的线索。 比如， 在微信朋友圈中， 一些人不使用自己的真实姓名， 而是使用固定的

昵称和头像， 这同样可以让人轻松地辨识出他们是谁。
在互联网出现早期， 它主要被用作一种与陌生人进行匿名交往的工具。 在网络虚拟世界里， 人们不

仅可以遇见不同地域、 不同阶层的人， 还可以随意更换和伪装自己的身份。 如此一来， 它就给人带来

一种全新的交往体验， 并在现实世界之外为人建立起一个乌托邦空间。 当时很多人都热衷于进行匿名

化交往， 并有意结交那些在现实生活中永远不可能谋面的人。 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网聊、 网恋等一

度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
仔细辨析可以发现， 人们通常所说的网络匿名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 一方面， 它是指网络交往的

去身体性， 也就是说， 在网络交往中， 人们彼此之间既看不到对方的表情和容貌， 也听不到对方的声

音和语气， 而只能凭借屏幕上闪烁的文字呈现自我并感知对方， 这些文字构成了揭示自我和对方身份

信息的全部线索。 另一方面， 它是指网络身份的虚构性， 在网络空间中， 人们不仅可以虚构一个与自

己的真实身份完全不同的身份， 而且可以像更换面具一样随时更换自己的身份。 正如马克·波斯特所

说， 一个人同他在网络空间中的身份分离开来———他成为自己身份的作者， 而他的身份则成为他为自

己建构的一个角色。［３］显然， 匿名性的这两层含义是密不可分的———正是因为网络交往具有去身体性特

征， 才使人们在网络交往中虚构自我的身份成为可能。
对于公共讨论来说， 网络匿名性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一方面， 由于其去身体性特征， 它不仅可以

解决长期以来困扰公共讨论的规模问题， 而且可以减少各种基于身体特征的排除和歧视， 有利于实现

平等化的交流。 另一方面， 由于它允许人们虚构自己的身份， 并随时更换自己的身份， 所以它鼓励人

们更大胆地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 根据 ２００７ 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 在中国青少年中， 有 ７９％的人认

为网络匿名表达能够让人更真实地说出自己的观点； ７３％的人表示在网络上他们能够更加自由地说或做

一些他们在现实中不会说或做的事情。［４］正是由于这种原因， 网络匿名性受到早期互联网用户的普遍看

重和欢迎， 尤其是在一些言论自由得不到切实保障的社会中。
如果说对于公共交往来说， 网络匿名性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那么对于私人交往来说， 它带来的困

扰同样也非常明显。 正如罗伯特·帕特南所说： “在虚拟世界里， 匿名性和流动性都带来了 ‘随进随

出’、 ‘匆匆而过’ 的关系。 电脑互联通讯的这种散漫性正是它得到一些网民欢迎的原因， 但这也抑制

了社会资本的形成。 如果人们可以随进随出， 那么承诺、 信任、 互助等关系就发展不起来。” ［５］ 迈克尔

·海姆也提出， 脸是责任的源泉， 缺少了面对面的交流， 人与人之间就很难形成一种义务感， “肉眼是

建立信任的邻居的窗口。 没有人脸的直接经验， 伦常的知觉便缩减了， 而粗鲁却进来了。” ［６］ 因此， 随

着早期那种具有乌托邦色彩的网络交往体验逐渐失去新鲜感， 人们越来越感到， 在网络匿名环境中，
人与人之间不可能建立起牢固而持久的联系。 于是， 近些年来， 各种非匿名化的 “熟人社交” 越来越

成为网络应用的主流， 从早期的 ＢＢＳ、 ＱＱ， 到后来相继出现的博客、 微博、 微信等， 我们可以明显发

现这一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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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大程度上， 网络交往的非匿名化发展趋势， 还源于表达与倾听之间的失衡。 美国学者马修·辛

德曼提出， “说” 和 “被听到” 完全是两码事， 在网络匿名环境中， 尽管每个人都可以 “说”， 但只有

很少一部分人的声音能够被人听到。 他发现， “在今天的美国， 尽管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都拥有博客，
但是， 那些读者数量能够超过一张普通大学校报的博主只不过有寥寥几十人。” ［７］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无论他们发布的内容有没有价值， 他们的博客都很难得到别人的光顾， 长此以往， 他们的表达积极性

就势必受到挫伤。 可见， 在网络传播时代， 即使每个人都能够平等地接入互联网并发出自己的声音，
也绝不意味着所有人就此获得了平等的话语权。 对于大多数用户来说， 即使他们勤于更新， 并的确发

布了一些有价值的内容， 也只能偶尔捕捉到一些匆匆而过的访客。 显然， 在普遍缺少他人关注的条件

下， 网晒文化不可能流行。
在很大程度上， 正是因为人们对匿名环境下的个人表达难以到达受众、 难以构成一种 “有效传播”

感到沮丧， 才为各种非匿名化交往方式的兴起准备了条件。 非匿名化交往的不同之处在于， 它能将人

们在现实生活中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带入网络空间， 比如微信通讯录会自动关联手机通讯录、 ＱＱ 好友

等。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数据， 微信的联系人， 主要有现实生活中的朋友、 同学、 亲人

或亲戚、 同事等， 占比都在 ７０％－９０％之间。［８］ 这也就意味着， 即使一个人的网晒或发言毫无意义， 一

般也不会石沉大海， 毫无回音， 而是会得到熟人的关注、 点赞和评论， 这无疑会给人带来更强的表达

功效感， 从而进一步激发人们的表达欲望。 事实上， 正是在各种社交媒体出现以后， 普通网民的表达

热情才真正被激发出来， 网络空间才真正呈现众声喧哗之势。

二、 社交媒体的私语化

网络交往的非匿名化一方面激发了人们的表达热情， 使网络空间空前活跃起来； 另一方面也使网

络空间的私人性得以突显， 尤其是在各种社交媒体上， 人们谈论的已主要不是所谓公共事务或 “普遍

问题”， 而是各种家长里短、 闲言碎语， 呈现出私语化特征， 使社交媒体的 “社交” 功能远远超过了其

“媒体” 功能。
如前所述， 在互联网出现早期， 它通常被人们设想成一个公共空间， 在对这一空间进行研究时， 阿

伦特、 哈贝马斯等人的公共领域理论是人们经常使用的理论资源。 很多人热情洋溢地预言， 互联网将

建立起一种新型的公共领域， 促成由代议制民主向参与式民主的历史性转换。 因此， 早期人们经常用

“沙龙”、 “咖啡馆”、 “论坛” 等来命名网络空间， 不难看出， 所有这些命名都是公共领域的重要隐喻，
它们反映出的是人们对拓展公共领域的热切渴望。

然而， 随着互联网越来越深地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它的私人性特征越来越突显。 如今， 它已不仅

仅是一种服务于公共交往的媒介， 更是一种服务于人们日常生活的工具。 比如， 对于网购者来说， 它

是一个巨型的商场； 对于网游族来说， 它是一个奇妙的游乐场； 而对于更多的人来说， 它则是一种便

利的社交工具。 在各种社交媒体出现以后， 很多人热衷于将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发布到社交媒体上， 如

果在匿名状态下， 这些闲言碎语几乎不可能得到别人的关注和回应， 但由于社交媒体上的好友很多都

是现实生活中的熟人， 所以即使人们发出的只是一声叹息， 也常常能够得到众多好友的嘘寒问暖， 而

这又反过来增强了他们的表达欲望， 使网络空间的私语化特征愈演愈烈。
如此一来， 社交媒体就呈现出公共性和私人性相混杂的特征。 正如有学者描述的那样， 它 “类似

于一个敞开大门的私人房间， 保留着通往公共场所的通道， 却依然带有私人活动的深刻印记。” ［９］ 一方

面， 它是一种私人性的社交媒介， 满足的是人们展示自我形象、 表达个人情绪的需求； 另一方面， 它

又具有一种公共性， 能够被其他人看到或听到， 借助于一系列机缘巧合， 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甚

至可以传诸千里， 成为公共议题。 不管是在阿伦特那里， 还是在哈贝马斯那里， 公共领域理论都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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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 “公共” 和 “私人” 的严格区分之上， 自古希腊以来， 这种区分具有悠久的传统， 甚至可以视为

西方文明的一块基石。 而社交媒体却打破了这种区分， 它既不完全是一个公共空间， 也不完全是一个

私人空间， 而是呈现出公共性和私人性相混杂的特征。
在很大程度上， 社交媒体私人性的突显是互联网普及的自然后果。 早期， 由于接入成本和使用门槛

的限制， 互联网只属于少数社会精英分子， 它的用途也比较单一， 主要用来满足人们获取信息的需要。
随着互联网使用人群的扩大， 网络空间逐渐打上了中产阶级文化的色彩， 有知识的年轻人成为网民的

主体， 对于他们来说， 网络空间就像咖啡馆和沙龙一样， 为人们提供了精神上的栖息之所。 到了今天，
互联网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普及， 与此相伴随的则是网民结构的低学历化。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提供的数据： ２０００ 年， 全国网民中大专及以上学历占 ８４􀆰 ６７％， 高中及以下学历仅占 １５􀆰 ３３％。［１０］ 而到

了 ２０１５ 年， 虽然全国的教育水平整体上有所提高， 但网民的教育水平分布却出现了相反的变化———大

专及以上学历占比降为 １９􀆰 ６％， 而高中及以下学历则升至 ８０􀆰 ３％。［１１］网民结构的低学历化， 势必对网络

空间的文化生态造成直接的影响。 如果说网络空间曾经被视为一块远离现实世界的飞地， 那么， 如今

它已与现实世界水乳交融， 密不可分了； 如果说网络空间曾经被设想为一个 “论坛” 或 “沙龙”， 那

么， 如今它在此之外还具有了 “秀场” 和 “派对” 的意味。

三、 当前社会中的自恋化倾向

随着网络交往的非匿名化、 社交媒体的私语化特征越来越明显， 自拍和网晒流行起来。 如今， 社交

媒体已成为很多人展示自己私人生活的 “神器”。 ２０１３ 年， 牛津英语词典把 “自拍” （ ｓｅｌｆｉｅ） 列为年度

最热门词语。 与此同时， 各种 “网晒” 也在中国的微信朋友圈中如火如荼地进行。
这种自拍文化、 网晒文化的流行， 已经引起心理学、 传播学等诸多领域专家的关注和忧虑。 很多人

认为， 人们在社交媒体上毫无节制地自我展现， 是当前社会自恋主义文化的典型症候。 有人不无讽刺

地说： 我们现在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 当我们听到自己身患重病的消息时， 本能的反应却是， 我要把

这个消息立即发到 Ｔｗｉｔｔｅｒ 上。 自恋研究领域的专家珍·温格也提出， 全球正在遭到自恋现象的侵袭，
一项调查了 ３􀆰 ７ 万名大学生的数据显示，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至今， 自恋人格特质的增加速度和肥胖一样

快。［１２］ 《纽约时报》 记者克里夫·汤普森也认为， 人们在社交媒体上的喋喋不休， 体现出的是现代人

的极端自恋， “他们认为自己的每句话都那么动听， 以至于值得和整个世界分享。” ［１３］ 这些评论都略显

刻薄， 但却颇为形象， 它们都将网晒现象与自恋联系起来。
那么， 究竟什么是自恋？ 当前社会中自恋症的集体爆发又缘何而来？ 根据弗洛伊德的解释， 自恋

“指个体像对待性对象一样的对待自体的一种态度。 自恋者自我欣赏、 自我抚摸、 自我玩弄， 直至获得

彻底的满足”。［１４］可以看出， 弗洛伊德主要是在个体心理学的层面来研究自恋。 到了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美国社会学家理查德·桑内特、 克里斯托弗·拉什将 “自恋” 转化成一个社会文化概念， 认为自恋是

后工业社会重要的文化表征。
在通常意义上， 自恋是指对自我的过度关注和过分欣赏， 神话中爱上自己水中倒影的纳西斯就是

其原型。 理查德·桑内特认为， 临床意义上的自恋与此不同， 它表现为分不清自我和他人之间的界线，
以及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之间的界线。 自恋主义者一方面表现出对于公共生活的疏离和冷漠———在他

看来， 这与自己无关； 另一方面表现出对于私人生活的过度强调， 以至于认为它具有公开展览的价值。
在桑内特看来， 面具是文明的本质， 而自恋主义者过度暴露自我， 是一种不文明的表现。 “它是让自己

成为他人的负累； 它是这种人格负担引起的和他人交往的减少。 我们很容易就能想起那些不文明的人：
他们是那些巨细靡遗地向他人透露自己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倒霉事的 ‘朋友’， 他人除了对他们倾吐而

出的心声表示唯唯诺诺之外， 并没有其他兴趣。” ［２］（３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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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托弗·拉什则提出， 自恋主义是一种对付现代社会中的紧张和焦虑的方法， 当前的社会条

件倾向于培养出每个人身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的自恋特性。 自恋主义者的典型特征是对个人形象的过

度关注和过于吹毛求疵。 他们假想自己一直活在别人的注视之下， 并油然升起一种演员意识。 当他将

自己的形象呈现于他人时， 他首要关注的不是自己的形象是否完美， 而是这种形象将会在别人那里激

起什么样的反应。 因此， “尽管自恋主义者不时会幻想自己权力无限， 但是他却要依靠别人才能感到自

尊。 离开了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的观众， 他就活不下去。 他那种脱离家庭纽带和社会机构束缚的表面

自由并不能使他傲人挺立， 也不能使他作为一个个人发出光辉。 相反， 这种自由带来了他的不安全感，
只有当他看到自己那 ‘辉煌的自我’ 形象反映在观众全神贯注的眼神里时， 或者只有当他依附于那些

出类拔萃、 声名显赫、 具有领袖才华的人物时， 他才能克服这种不安全感。” ［１５］

由此观之， 当前社交媒体上的网晒现象就是这种自恋主义文化的典型表现。 一方面， 网晒者展示的

大都是自己的私人生活的内容， 如自拍、 美食、 萌娃等， 而不顾它们是否具有公开展示的价值， 以及

他人是否感兴趣。 根据桑内特的说法， 这是一种分不清自我和他人之间界限的 “不文明” 行为。 由此

带来的一个后果是， 微信朋友圈中互相点赞的行为也逐渐变成了一种义务和敷衍， 而根本不会去关注

对方到底展示了什么。 另一方面， 网晒者具有一种演员意识， 他们假想自己时刻生活在别人的注视之

下， 甚至把生活当成一场网络直播来对待， 比如， 旅行不再是为了欣赏美景， 而是为了拍几张照发到

朋友圈中。
那么， 这种过度关注自我的自恋主义是如何产生的？ 拉什提出： “折磨新一代自恋主义者的不是内

疚， 而是一种焦虑。 他并不企图让别人来承认自己存在的确凿无疑， 而是苦于寻找生活的意义。” ［１５］（４）

因此， 与纳西斯沉湎于欣赏自己水中的倒影不同的是， 当前社会中的自恋更多不是出于一种自我欣赏，
而是源于一种身份焦虑。 正因为人们自己无法给自己一个明确的身份定位， 所以才转而需要依靠别人

注视的目光来锚定自己的社会身份。 如果说纳西斯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中， 对周围世界不闻不问、 不

理不睬， 那么当前的自恋主义者则不同， 他们时刻都需要他人的注视。 就此而言， 社交媒体一方面具

有私人性， 可以将现实生活中的熟人聚拢起来以组成观众； 另一方面又具有公共性， 给人提供了一个

可以公开展现自己的舞台， 因此， 它受到自恋主义者的青睐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根本上说， 自恋主义源于身份焦虑， 而焦虑是与现代社会的流动性相伴随的一种社会体验。 改革

开放三十多年来， 在打破过去僵化体制的同时， 中国社会的流动性增加了， 焦虑也成为当前中国社会

的一种常态。 由于焦虑更多源自身份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所以它在一个社会的中间阶层和青年群

体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为了对抗这种焦虑， 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大量展示个人生活中光鲜亮丽的一面，
以给自己建构一种稳固的身份， 比如展示自己参加了一场高端的社会活动， 或独自在格调优雅的咖啡

馆待了一个下午， 等等。 正如一个网络段子调侃的那样： “每次看朋友圈， 都好羡慕。 不是露大胸就是

方向盘， 动不动就是豪宅和豪车， 又 ２４ 小时在线。 既不用学习又不用工作， 一双鞋顶我几个月生活费。
我只能时不时冒个泡， 默默点个赞， 假装和你们是一个圈子， 真心好累。 不说了， 别人还催我还手机

呢。” 从这个调侃可以看出， 网晒者一般都会对个人生活进行拔高和美化， 在这些令人艳羡的图片背

后， 隐藏着的则是他们对自我身份的焦虑， 以致需要不断借助展示来获得他人的确认。
需要指出的是， 桑内特、 拉什对自恋主义的分析主要针对的是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的美国社会， 但是，

它同样适用于对当前中国社会的分析。 正如解玺璋在评价 《自恋主义文化》 一书时所说： “这本书在

１９８８ 年由陈红雯和吕明译成中文， 当年没有引起任何反响， 原因其实很简单， 因为那时的中国正在从

封闭、 死板、 压抑的生活中解放出来， 正在 ‘崇尚竞争的个人主义文化’， 还看不到这种文化有可能把

我们引入 ‘自恋主义的死胡同’， 那时的人， 即使看到这本书， 也会认为是危言耸听， 不会往心里去

的。 然而， ２０ 年之后， 中国人再读这本书， 又会如何呢？ 恐怕要有切肤之痛了。” ［１５］（封底） 的确如此，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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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３０ 多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的结构变革， 人们的社会心理也已悄然变化。 社交媒

体上不断高涨的网晒热情， 就是当前中国社会自恋主义文化的典型症候。
总之， 传播技术与社会文化是互相影响、 互相塑造的， 正是网络交往的非匿名化、 社交媒体的私语

化发展趋势， 为网晒文化的流行提供了条件； 同时， 当前社会中人们对展示自我形象的强烈心理需求，
也反过来塑造了网络交往技术的演进方向。 而在它们背后起最终促动作用的， 则是当前中国社会中日

益泛滥的自恋主义文化。 如今， 自恋已成为理解网络文化的重要关键词， “自恋” 与 “吐槽” 已成为当

前中国网络文化的两幅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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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ｔｉｃ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Ｃｈｅｎ Ｓｈｏｕｈｕ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ｈａｓ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ｏｕｒ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ｄｏｍａｉｎ． Ａ 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ｃａｎ ｏｆｆｅｒ ｒｉｃｈ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ｍａｎｙ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ｗｈｉｌｅ ａｌｓｏ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ｒｉｓｋ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ｆｅｗ ｙｅａｒｓ ｔｈｅｒｅ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ａ ｒｉｓｅ ｉｎ ｅｐｉｓｏｄ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ｏ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ｒｉｓｋ ｂｅｉｎｇ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ｒｅａ⁃

ｓｏｎｓ． Ｉｎ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ａｂｏｕｔ ｄｏｃｔｏｒ － ｐａｔｉｅｎ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ｅ ｓｅｅ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ｔｉｃ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ａ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ｓｐｉｒｉｔ， ｒｅｉｔｅｒａｔｉｎｇ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ｉｎｇ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ｅｔｈｉｃ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ａｎ

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ｅ ｃｈｏｉｃｅ ｔｏ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ｔｏ ｇｅｔｔｉｎｇ ｒｉｄ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ｉｓｋ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Ｎａｒｃｉｓｓｉｓｔ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ｅｎ Ｇｕｏｚｈａｎ

Ａ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ｃｈａｎｇｅ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ｂ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ｉｓ ｔｈａｔ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ｓ ｉｎ ａ ｎｏｎ－ａｎｏｎｙｍｏｕｓ ｗａｙ．

Ｔｏ ａ ｌａｒｇｅ ｅｘｔｅｎｔ， ｐｅｏｐｌｅ ｆｅｅｌ ｆｒ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ｉｒ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ｃａｎｎｏｔ ｒｅａｃｈ ａ ｌａｒｇｅ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ａｎｎｏｔ

ｆｏｒｍ 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ｎ ａｎｏｎｙｍｏｕ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ｗｈｉｃｈ ｌｅａｄｓ ｔｏ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ｎｏｎ－ａｎｏｎｙｍｏｕｓ ｃｏｍｍ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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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ｌｓｏ ａ ｇｒｅａｔ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ｏｎ ｃｙｂｅｒ ｓｐａｃｅ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Ｎｏｗａｄａｙ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ｈａｖｅ ｂｅｃｏｍｅ ｔｈｅ “ ａｒｔｉ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ｍａｎ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ｕｓｅ ｔｏ ｐｕｔ ｔｈｅｉｒ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ｌｉｆｅ ｏｎ ｄｉｓｐｌａ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ｉｍ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ｓｅｌｆ－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ｉｓ ａ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ｓｙｍｐｔｏｍ ｏｆ ｎａｒｃｉｓｓｉｓｔ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Ｕｎｌｉｋｅ Ｎａｒｃｉｓｓｕｓ’ ｉｎ⁃

ｄｕｌｇｅｎｃｅ ｉｎ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ｎｇ ｈｉ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ｄａｙ ｎａｒｃｉｓｓｉｓｍ ｓｔｅｍｓ ｍｏｒｅ ｆｒｏｍ ａ ｓｏｒｔ ｏｆ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ｘｉｅ⁃

ｔｙ， ａｎｄ ｎｏｔ ｆｒｏｍ ｓｅｌｆ－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ｈｅｃｋ－ｉｎ ｉｓ ｔｏ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Ｍｏｂｉｌｅ Ｍｅｄｉａ

Ｌｉｕ Ｙｕｓｉ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ａｎｄ ｍｅｍｏｒｙ ｈａｓ ａｌｗａｙｓ ｂｅｅｎ ａ ｈｉｇｈｌｙ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ｐｒｏｐｏ⁃

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ｃｏ－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ａｃｅ ａｎｄ ｍｅｍｏｒｙ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ｄ ｂｙ ｍｏｂｉｌｅ ｍｅｄｉａ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ｎｅｗ 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ｓｐａｃｅ， ｍｅｍ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 Ｔａｋｉｎｇ ｃｈｅｃｋ－ｉｎｓ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ｔｔｅｍｐｔｓ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ｚｅｄ ｍｅｍｏｒ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ｐｈｅｒ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ｂｙ ｍｏｂｉｌｅ ｍｅｄｉａ，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ｎｇ ｎｅｗ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ａｎｄ ｍｅｍｏｒｙ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ｔｙ，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ｍｅｍｏｒ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ｍｅｍｏｒｙ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 ｔｏ ｄｅｅｐｅｎ ｔｈｅ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ｔｏ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ｒａｉｓｅｄ ｂ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ｓｐａｃｅ ａｎｄ ｂｏｕｎｄａ⁃

ｒｉｅｓ ｏｆ ｍｅｍｏｒｙ．

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Ｖｉｓｕａｌ Ｅｖ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Ｍｅｍｏｒｉｅｓ： Ｔｈｒｅ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Ｍｅｍｏｒｙ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ｓｉａｎ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

Ｓｏｎｇ Ｊｉａｗｅｉ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ｌｉｎｋ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ｅｍｏｒｙ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ｕｔ，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ｍｅｍｏｒ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ｔｗｏ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ｅｍｏｒｙ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ｎｅ

ｗａ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Ｐｉｅｒｒｅ Ｎｏｒａ， ｗｈｏ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ｍｏｒｙ，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ｗａ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Ｐａｕｌ Ｒｉｃｏｅｕｒ， ｗｈｏ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ｕｔｙ ｏｆ ｍｅｍｏｒｙ．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ｗｈｉｃｈ ｔ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 ｏｎ 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ｍｅｍｏｒｉｅｓ ａｓ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ｏｆ ｓｔｕｄｙ， ｂｅｌｉｅｖｅｓ ｔｈａｔ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ｓｔ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２１ 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ｈｅ ｉｍ⁃

ｐｕｌｓｅ ｏｆ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 ｆｉｌｍｍａｋｅｒｓ ｗｈｏｓｅ ｗｏｒｋ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ｅｘａｍｉｎ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ｖｉｅｗ ｏｆＰａｕｌ Ｒｉｃｏｅｕｒ’ ｓ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ｕｔｙ ｏｆｍｅｍｏｒｙ． Ｂｙ ｃａｒｅｆｕｌｌｙ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ｔｈｒｅ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ｏｆ ｄｏｃｕ⁃

ｍｅｎｔａｒｙ ｆｒｏｍ ｆｏｕｒ Ａｓｉ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Ｃａｍｂｏｄ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ｄｅｆｉｎｅｓ ｔｈｒｅｅ ｍｏｄｅｓ ｏｆ

ｍｅｍｏｒｙ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ｎａｍｅｌｙ： “Ｏｒａｌ – Ａｒｃｈｉｖａｌ Ｍｏｄｅ”， “Ｄｒａｍａｔｉｃ － Ｒｅｅｎａｃｔ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 ａｎｄ “ Ｓｐａｔｉａｌ –

Ｏｂｊｅｃｔ ｍｏｄ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ｉｍｓ ｔｏ ｂｒｏａｄｅｎ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

ｔｗｅｅｎ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ｍｅｍｏｒｙ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ｓｉａｎ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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